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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文学遗产非

常丰富。藏族民间文学门类众多，在神话、传说、

故事、民间歌谣、史诗、谚语、民间说唱和民间戏

剧等方面均有传世的作品。诗歌这一韵文体式

尤其发达。在藏族的古典诗坛上，有米拉日巴的

“道歌体”诗歌、阿旺·罗桑嘉措等的“年阿体”诗

歌、仓央嘉措的“四六体”情歌、萨迦·贡噶坚赞的

《萨迦格言》等格言体短诗……这些作品体裁独

特，内容涉及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典丰

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诗歌成为藏族文学中具有

丰厚传统的一种文学样式，并对藏族诗歌今天的

发展面貌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

尽管藏族母语诗歌有着丰富的传统，但文学

变革仍旧以其渐进的方式发生着。1980年发表

于《西藏文艺》的诗歌《冬之高原》是一首运用传

统格律写成的诗歌，借鉴了《诗镜》的诗学理论。

然而，在这一首用了传统格律的诗作中，诗人恰

白·次旦平措呈现了鲜明的时代内容。普通藏族

人的情感、心境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在内容上与

传统诗作存在较大差异，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藏族母语诗歌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变

革莫过于自由诗的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青

海诗人端智加创作了长诗《青春的瀑布》，诗作

呼应了当时的思想变革，呼吁年轻一代对旧的

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同时，诗歌以自由体形式

展示了母语诗歌在突破格律束缚上的尝试。自

由体形式与呼吁自由开放的内容相结合，使之

成为藏语自由诗的先声之一。此后，伍金多

吉、多杰才让等诗人都有大量自由诗问世。伴

随诗歌创作的发展，自由诗、现代主义诗歌的

尝试更加丰富，形成一股创作潮流，出现一批

代表性诗人，如居·格桑、江瀑、周拉加、华

则、曼拉杰甫、西德尼玛等诗人一直在向诗歌

艺术更深层的领域掘进。

与藏族母语创作相似，藏族汉语诗歌于上

世纪中叶出现于诗坛，并从新时期以来形成相

当大的写作规模。诗人身处藏族文化与汉族文

化的双重语境之中，身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选

择之下，形成了藏族汉语诗歌独特的内涵。新

中国成立之初，运用汉语写作的藏族第一代诗

人是较早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分子。以饶阶巴

桑为例，他既是高原牧民的儿子，又是出身军

人的“军旅诗人”。他的代表作《牧人的幻想》

通过一位老牧人的形象塑造，展示了牧民在新

旧社会不同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变迁。诗作充满

奇丽幻想，抒发着昂扬的情感。双重的文化语

境使饶阶巴桑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本民族诗歌

的渊源，但却不是简单的原始的民歌，而是全

新的创造”。

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等诗人的

诗歌有着与饶阶巴桑诗歌相似的文学实践，在

当时的文学环境下诗歌艺术体现出更为浓厚的

“言志”色彩，这构成当代藏族第一代诗人的诗

歌品格。在艺术上，他们的诗歌均体现出韵律

和谐、音节整齐、节奏分明的特征。这得益于

藏族传统诗歌的丰厚滋养，其无所不在的韵律

感培养了藏族人对音韵的审美心理，形成对音

韵美感的敏感。因此，在文学写作中，藏族诗

人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着音韵感。

第一代诗人由于多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学教

育，深受《诗镜》传统的影响，因而诗歌虽然

称得上是自由体，但对韵律的追求是一种自觉

的行为，韵律感很强。饶阶巴桑的叙事短诗

《牧人的幻想》就运用了“连章体”的有机结

构：“云儿变成低头饮水的牦牛/云儿变成拥挤

成堆的绵羊/云儿变成纵蹄飞奔的白马……/天

空哟，才是真正的牧场！”诗行节奏分明，韵律感

很强。丹真贡布的《春愿》也呈现出对韵律的自

觉追求：“我那祖国积雪的屋脊/三部四茹古老的

土地啊/你的久远，你的功绩/迫我千次地扩展胸

臆/我像中秋沉重的紫色草穗/深深地，深深地一

躬到地/我要拓一条心谷更为深邃/去盛放你今

日新的光辉……”

二

我还想重点地分析一下伊丹才让的诗歌创

作，他的“七行诗”非常有特色。他这样评价自己

的“七行诗”：“这种‘四一二式七行诗’，成了载着

我的心声、通往人民心灵的载体，它像云一样潇

洒自在，山一样磊落实在，时不时还传出两声雪

狮吟啸的回声。”

藏族古典诗歌有解、类、库藏、集聚四种诗

体。无论何种诗体，诗句多以每节四行为主。伊

丹才让的七行诗则在诗歌体制上进行了创新，又

在韵律和谐的追求上向古典致敬，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规则。以《雪域》为例来看：“太阳神手中那

把神奇的白银梳子，/是我人世间冰壶酿月的净

土雪域，/每当你感悟大海像蓝天平静的心潮

时，/可想过那是她倾心给天下山河的旋律//寒

凝的冰和雪都是生命有情的储蓄！//因此潮和

汐总拽住日月的彩带不舍，/再不使飞尘泯灭我

激浊扬清的一隅！”全诗分三节，首节四行，次节

一行，末节两行，形成“412”句式。首节四行铺

叙，第二节往往用一句诗行揭示主旨、所描摹事

物的本质，点明题意。末节的两行往往是训诫式

的警句，烛照全诗。伊丹才让的七行诗在韵律建

构上具有以下特征：它是一种音韵型诗歌；其句

法与主题紧密联系；诗中所抒发的情感较为固

定，是一种昂扬、睿智、激越的情感基调，总的情

绪是富于激情的。

新时期以来，受到活跃的汉语诗坛影响，藏

族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呈现出异常丰富的状态，

出现了学者李鸿然所称的“凌空出世的藏族新生

代诗人群”。在这里命名的“新生代”是指在上世

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登上诗坛的年轻诗人群

体。这一群体的代表诗人有班果、阿来、列美平

措、贺中、索宝、完玛央金、吉米平阶、嘉央西热、

拉目栋智、桑丹、梅卓、文清赛让、才旺瑙乳、旺秀

才丹、唯色、郎永栋、白玛娜珍、多杰群增、扎西才

让、道帏多吉等。他们探索诗歌语言与形式，广

泛涉猎汉语诗作，学习西方诗歌艺术，努力寻求

诗歌艺术更多的可能性。

三

近20年来，藏族母语诗歌在自身所具有的

丰厚传统下，同样拥有着广泛的写作群体，因而

迎来十分丰富的收获，出现了尖·梅达、岗迅、白

玛措、华毛、桑秀吉、杰钦德卓、赤·桑华等一批晚

生代的母语诗人。“晚生代诗人群”这个命名与

“新生代诗人群”相对应，“晚生代诗人群”指

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登上诗坛的一代年轻诗

人。这个命名同样适用于同一时期产生影响的

藏族汉语诗人，比如洛嘉才让、华多太、江洋

才让、曹有云、刚杰·索木东、梅萨等。

与第一代诗人对于诗歌韵律的自觉追求相

比，新生代、晚生代诗人受到的格律束缚相对

较小，对于诗歌韵律有自己的想法。然而，如

同心脏的跳动、血液的流动一样，藏族母语带

来的韵律感也深深烙刻在这些诗人的无意识之

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在韵律方面的追

求。新时期以来的诗歌韵律呈现出一种和谐、

顺畅的音韵特点。

可以说，《诗镜》以及《诗镜》代表的韵律

协畅的诗歌理念是深藏于诗人内心的一种深层

意识。比如，在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的诗人索

宝一直在用汉语写诗，他的诗歌《诗之乞求》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类诗人的韵律观：“我的

诗/是你嘴角的微笑/只乞求/你别突然皱起眉

头/惊散它明快的韵脚//我的诗/是你眉间的忧

愁/只乞求/你别无意打开笑的闸门/淹没它深沉

的意境//真的，我希望/诗有韵脚/也有意境。”

这首诗本身就是具有韵律感的，诗歌头两节相

似的音组与音顿形成反复荡漾的节奏美感。

这种对诗歌韵律的敏锐把握，在藏族诗人

中非常具有普遍性。《诗镜》中严格的韵律规

范，最后被诗人们抽象成对于音韵协调感的追

求。藏族诗人中还有一部分没有接受过藏语文

字熏陶的诗人，但他们很多都是在母语口语的

环境下成长，因此同样得到了藏语诗歌的滋

养。受到这种母语诗学文化与思维的影响，藏

族诗人在汉语诗歌的写作中就体现出了这些音

韵特征——在韵律的追求上，总体呈现出对于

音韵协畅化的诗学追求。

相比较而言，第一代诗人与后来的新生

代、晚生代诗人不同的是，在他们的成长环境

中，汉语是一个“后来者”，母语及母语诗学思

维根深蒂固，尤其是对韵律协畅化的追求，甚

至表现为一种格律意识。因此饶阶巴桑、格桑

多杰多用“连章体”，伊丹才让更是独创了“七

行体”。而新一代的诗人则大多在藏语和汉语的

包围中成长，而且自由体诗歌也成为主流，所以

他们的创作既讲究韵律协畅，又保持自由诗的特

征。这也体现出藏族汉语诗歌在诗律发展过程

中的变化。

藏族汉语诗歌的韵律传统与变革藏族汉语诗歌的韵律传统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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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寄寓着各民族长者对本民族

幼者的深切希望和殷切期盼，蕴涵着各民族人民在

历史传承中所积淀的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展现着

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活泼泼的审美趣味和

语言形态。因此，在讨论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特征

时，其民族性就变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

儿童文学的民族性隐匿在作品中少数民族儿童

的成长经历和品格砥砺里，隐藏在这些儿童生存、生

活的时代前行和社会变革中。它既是稳固的、常态

的，又是发展的、动态的。儿童文学的民族性，必然是

民族性、儿童性、时代性的浑然一体。正因此，儿童文

学的民族性，是我们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应

该深入挖掘的一点。

从近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中可以看

到，儿童文学的民族性的内涵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

代巨变中产生了无尽变化，变得无比丰富。它的变与

不变，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最能体现这一点

的，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的新人新作。

哈萨克族青年女作家小七的《我的小羊驼蜜糖》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一本像古老的哈萨克民歌

似的诗体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新疆阿勒泰草原上

人与羊驼之间相互依存、温情度日的美妙故事。作家

运用的是第一人称，采取的是儿童视角，巧妙的是二

者的叠合与统一。由于写的是作家的“亲身经历”，是

“切身感受”，读者读起来自然感到真实、亲切。

在新疆阿勒泰辽阔的草场上，人们牧牛牧羊、养

犬养驼，四季游牧、八方奔走。羊群中有一只来自境

外的母羊驼（已死了）留下的孤单忧郁的小羊驼。在

大家为这只小羊驼担忧时，“父亲”主动接回小羊驼。

一家人都把小羊驼称作“她”。作为牧人新一代的

“我”，更是“第一眼就爱上了她”，觉得“她的脸长得

像糖一样甜蜜”，于是叫她“蜜糖”，形影不离，一起度

过欢乐时光。

作家所写，虽然只是一只与“我”形影不离的小

羊驼，却活脱脱地写出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心理在新

一代人身上的衍变。作品中，天然地写到了天山脚下

的哈萨克人在全新时代里革新的游牧风习、更新的

自然观念、崭新的思想情感，也就自然地写出了哈萨

克人在社会转型中风土人情的变迁、生命体验的变

动、民族心理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新的时代精神

洇渗于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之中，二者相互交融。

当然，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

的民族性，毕竟不完全相同。它是与儿童简单的生活

天地、纯洁的心灵世界、率直的情感呈现、幼稚的行

为状态密切相关的。《我的小羊驼蜜糖》自始至终以

一个哈萨克族小女孩的口吻来讲述小羊驼蜜糖失去

母亲的忧伤、面对新环境的恐惧、蹭着“我”胳膊入睡

的依恋；来表现“我”与小羊驼的那份亲密无间的情

感。

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对新一代人的心理

素质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民族心理素质的差

异，就在于一代代人内心情感的差异。作品中写到：

“我搂住蜜糖的脖子，让她把头枕在我的肚子上，/感

受着她呼吸的一起一伏，/我俩渐渐进入梦乡。”这既

表达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更展现着一个牧羊少

女特有的情怀。

在《我的小羊驼蜜糖》中，“我”与小羊驼情意满

满。可是，当蜜糖已经很大，却意外死于一次狼群袭

击。书中写了小羊驼的死带给“我”及全家人的悲痛。

但作家却以哈萨克人博大的心胸来化解世间的种种

悲哀。对于哈萨克族儿童来说，放眼无垠的牧野，越

是想念着离去的蜜糖；放飞无际的心思，更加热爱眼

前的生活。作品结尾写到：“珍惜、享受我们现在拥有

的，/更加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爱生活，/更加快

乐而幸福地活着。”一只可爱的小羊驼，一个好心的

小女孩，竟使我们体验了一次哈萨克族人的悲欢离

合，体悟了一回哈萨克儿童的喜怒哀乐。显然，儿童

文学的民族性，最终体现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家

所创造的民族情感天地中。

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还体现在它的表达和呈

现方式的独特性。这体现在它既庄重又诙谐、也浅近

也深邃的儿童式的幽默表达；在于它既温情又严厉、

也明朗也蕴藉的朴拙化的智慧呈现。在作品中，小羊

驼藏在心里的抑郁、哀愁，呈现在脸上的紧张、恐惧，

都湮没在爸爸运沙子、妈妈拌草料和“我”的百般安

抚所营造的温馨氛围中。作家这样写小羊驼闯祸之

后：“妈妈拿起扫地毯的刷子，/假装追打蜜糖。/蜜糖

把头藏在我身后，/完全不管圆圆的屁股还露在外

面。”写她对草地上的风的喜欢：“在风里，她的发型

总是不停变换：/有时中分，/有时偏分，/有时背头，/

有时会来个大爆炸。”可以看到，整部作品以最为天

真的心灵创造出了一个真切、真挚的淳朴世界，字里

行间弥漫着真切的哈萨克族牧场的当下气息，又流

淌着真挚的哈萨克族儿童的现时情趣。置身于这个

单纯、笃朴的世界，就会发现，作家所创造的“纯”和

“朴”，不仅仅表现出人性中的一种大爱大善，更展示

出一种深植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审美和深厚智慧。儿

童文学的民族性就这样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也总是浸渍着原始式的拙

朴的、素朴的想象和幼稚式的美妙的、奇妙的幻想。

因此，即使是叙述体文本，也往往注入了梦幻与童话

的元素，使白描的现实叙事充满了诗情画意，妙趣横

生。因此，只有儿童文学的艺术性达到了一个高度，

才能使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抵达一个更高的境界。看

一看作家对“蜜糖的样子”的描绘：“大部分时间，她

的四肢放松，旋转跳舞，/这时，她嘴角上翘，眼睛发

亮，/脸上是快乐的表情。/呼哧呼哧奔跑，追赶前方

移动物时。/她的鼻孔撑大，眼睛瞪圆，/得意的表

情……”这既是对小羊驼的一种真实记录，也是一种

绘声绘色的想象。看似平凡而琐细，却正好显示出小

女孩对于小羊驼的平等视角，也显现了小羊驼聪明

的灵性、顽皮的灵气。幻想艺术的多元，使作品于平

常中见独特，于平实中显个性，使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摇曳多姿、缤纷多彩。

可以看到，作家采取民族儿童自述的形式，使

“我”对小羊驼的真心喜爱、对美好自然的倾心向往、

对自由意志的悉心赞美、对一切生命终极意义的尽

心探求等等，都显得张力十足、魅力非凡。丰富的稚

气想象和有趣的儿童幻想变得真实而实在，使民族

儿童内心的情感表白、情绪表达都显得格外的真诚、

坦率。

显然，儿童文学的民族性的深度，总是与儿童文

学思想性、艺术性的高度成正比。儿童文学的民族性

正寓于作家一次次精心的艺术创造之中。这本书所

散发的浓浓的哈萨克民族生活的味道，所传递的纯

纯的哈萨克民族儿童的心意，又都体现在作者诙谐

会心、妙趣横生的语言之中。她的语言有声有色，意

象饱满，诗意盎然。镶嵌在叙述中的对话也自然贴

切，极具个性化、动作性。我们能够从中感觉到民族

民间口语的鲜活的表现力、民族儿童话语的清新的

感染力。从语言的层面来看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我认

为，只有使民族现实的气味、儿童生活的气韵融化进

字里行间，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才能得以完善、完美

地呈现和体现。

总之，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文学的

民族性是一个恒定而又恒变的话题。

近几年来，我密切关注贵州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小说创作的变

化，捧读她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橡皮擦》（《人民文学》2016年第

4期），再次清醒认定她是一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实力派作

家。她有着独自开垦和辛勤经营的艺术场域，她多年如一日地关

注着贫困地区底层妇女的生存与命运，与她们同呼吸、共忧患，用

那细腻而又犀利的笔触书写她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忧与乐、歌与

哭、挣扎与希望。王华为之上下求索，在创作中也曾有过困惑与

迷惘，且受到一些文学界人士的批评与异议。难能可贵的是，她

始终坚定不移地立足于多年来备受关注的生活与艺术场域，且以

母女姐妹般诚挚的亲情密切注视当代底层妇女变化不居的生存

命运，同时奋力突破困境，在小说艺术中替她们代言，并不断探索

其生存与命运的前景。

在《橡皮擦》中，70岁的赵大秀与40多岁的女儿陆小荷，生活

在同一个小家庭中，皆陷入特殊的困境之中。母亲患上了老年痴

呆症，女儿被相处20多年的丈夫狠心地抛弃了。陆小荷既为母亲

的痴呆症焦虑烦心，又难以排解离婚带来的忧苦与孤寂，急欲寻

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这一强烈欲求的实现却受到了母亲的

“干扰”，陆小荷几经痛苦的挣扎，终于把母亲送进了敬老院。岂

知赵大秀进了敬老院，如同掉进了一口枯井，一夜之间病情恶化，

甚至精神失常，偷了院长儿子的橡皮擦。在其最为艰危的困境

中，陆小荷突然良心发现，赶往敬老院手牵老母，决意回归到乡下

老家。赵大秀也灵魂开窍，将橡皮擦递给离婚分居的女儿，教她

用这个抹掉昔日的伤痛记忆。

结尾一句是：“这个对你有用。”简短6个字，卒彰显其志，画龙

点晴般深化与弘扬了一个饶有文化内涵和审美韵味的主题，启示

当代万千处于困境中的妇女，不论老年、中年或青年皆应抹掉不

堪回首的伤痛，大胆地面对惨淡的现实，勇敢地开拓与创造崭新

的未来。

小说家王华的高明之处，更在于这一切并非求助于理性的枯

燥说教，而是显现在感性的艺术直觉中。小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篇幅描写母女间相互的纠结与各自难于化解的忧愁，甚而母女间

的如同冷战般的心灵搏斗，难分难解，愈演愈烈，而结局竟然举重

若轻，豁然开解。

不同于王华前两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花河》和《花村》，中篇《橡皮擦》的人物没那么

众多，故事情节也没那么纷繁复杂，但视点更集中，聚焦在母女的冷战上。即便是女儿

陆小荷最感纠结、怎么也无法抹去伤痛记忆的前夫，也仅作为小说的一个背景始终未出

场，而那位从菜市场上引来享用性快餐的鱼贩子，描写也极为简略。

在小说中，作者笔稠墨饱、精心描写赵大秀的老年痴呆症，但她大多时候仍然清

醒。陆小荷遭前夫遗弃，精神情感分外空虚，极欲将对前夫的伤痛记忆狠狠抹掉，却怎

么也挥之不去。她急欲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惟恐老母真正患上痴呆症成为她更

为沉重的拖累，便时时责怪，就连她要与鱼贩子做爱也痛感老母碍眼。老母成为了她生

活中的多余人。

然而，即便女儿如何嫌弃她、责怪她，赵大秀始终深藏着骨肉连心的挚诚母爱。赵

大秀即便深陷度日如年的敬老院，在其孤苦无告、濒于绝望之时，仍像祥林嫂念念难忘

遭狼吃掉的儿子阿毛一样，反反复复地叫喊：“我家姑娘被她男人甩了，我家女婿不是

人，我家姑娘跟他进城以后，没过一天安逸日子……”赵大秀的泣诉较之鲁迅笔下的祥

林嫂似乎没有那么凄厉与伤惨，却也能触动人的心灵情感。

老妇人赵大秀呼喊出了当前喧嚣繁华的社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酷话题。小说所

揭示的社会问题是严肃而又深重的，足以引起许多妇女的共鸣。小说的高明与深刻之

处还在于这段痛入骨髓的话，不是由直接受害者陆小荷喊出的，而是让已患上痴呆症的

母亲说出，其诸多的记忆已经丧失，惟独这段伤痛始终诉说得一清二楚，并出之以狂喊

疾呼，其艺术效果分外强烈。

由此，小说又平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那便是当今社会，大量的中青年，如同小说中

的陆小荷一样，一方面自己受害受辱，满腹委屈难以伸张，另一方面她们自身同样也陷

入道德滑坡的危机。实际上，母亲赵大秀设身处地为女儿着想，就连女儿需与鱼贩子做

爱，她也尽量规避，提供宽松环境，且企图让这鱼贩子能与女儿成亲。老母之于女儿的

疼爱，远远胜于女儿对母亲的理解、体贴与回报。

与此同时，小说还真切地揭示出当代一些如同陆小荷这样缺少文化教养和自力更

生能力的女性，依然严重存在对男人的依附意识。从人性心理作考察，害怕孤单，原

是人的共性。但是她们往往缺乏追求和实现幸福人生的正当途径，在慌不择路之时，

往往会陷入新的困境。陆小荷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男人，她尚未作深入调查了解，

便轻率地将过去很少有交往的鱼贩子引入家中。在一场快餐式的性爱之后，当她提出

要他迅速与发妻离婚、与她情定终生时，鱼贩子毫不讳饰地回答：“你当你是20多岁

的姑娘吗？”

母女冷战后的亲情拥抱，小说的结局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对于陆小荷来

说，还乡，重整家业，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同时，女人治疗在城市中遭遇的惨痛创伤

的灵丹妙药便是用橡皮擦干干净净地将其抹掉，从此开始新的人生。这分明是一种象

征与隐喻。“橡皮擦”是一个小得不可再小的普通物件，但它的启示意义则是分外重大而

又深远的。如此举重若轻不失为王华小说艺术的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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